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画故事书，其图文之间所蕴涵的天真趣味，也是

成人文学中极难寻觅的。一个优秀的成年艺术家

总能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再现童年本质，一本优

秀的儿童文学书电一定是儿童和成人共同认可

的书。

近几年图画故事书得以兴行，首先得益于少

数几家出版社，随后，有网络书店如“红泥巴读陆

俱乐部”的较为成熟的网络促销，再加上著名儿

童文学人如匕海的彭懿、梅子澜、青岛的朱自强

等人的推广和宣扬，图画故事仔逐渐落人爱书人

的眼中，尤其是彭懿先生，他的著作《图画书：阅

读与经典》一出版，立即被邀请到全国各地巡回

演讲，引来更多人感受到一场新的阅读感动。五

十万字的《图画书：阅读与经典》，是中国第一本

全面系统地研究和介绍图画故事书的著作，也为

2006年的中同理论著述带来另q样风景。

“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”
——读张士敏《我参与修改样板戏(海港)始末》

人生在世，可能总确敢怒不敢言的情彤。在张士敏

《拽参与修改样板戏(海港>始末》(见《书屋》20D6年
第8期)一支中说．学习创作多年，从没有感觉写“样
板残”是如此昀费时和艰难。文革初期的邪一阵子，天

天“泡在上海京剧团里”，“反反复复，没完没了改了又
改。每个戏都花好几年．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⋯⋯”

张先生写《海港》的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找还是一个十
几岁的毛头小于，正是学文化、喜螺乐的好年纪。可那时

不光三国、永浒、西游记在书店里买不到，就是扑克、象
棋这些东西在商场里也见不到了，原先柜台上陈列摆设
这些物件的地方，垒叫“毛选”、“红宝书”给占据了。十五

岁参加工作后，厂里一坎又一次地给发电影票，叫我们

一一次又一一次地去看“样板戏”电影，光看了还不行，还得
写现后感交给圃支部。只有多看、多写、多竞思想体会，
才算得上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。我们不想多看，还不能

不看，纵然有情绪也是“，o里习=悦嘴里不敢说”。
蘸了张先生的回忆录，方才醒悟到那个年月“样板

残”的作者与观众是一样的遭罪。作为看戏的，艺术欣

赏的自由被强制当属不幸；作为编残曲，艺术创作曲自
由被强制更属不幸!“创作需要的更感，诗意和激情，在

此完垒不存在，像木匠打家具，完全根据老板和客户的
意见行事，你说长我锯短一些，你说毛糙我刨刨光，就
这样磨呀制呀”的制造着“样板”，“其酸甜苦辣难阻百

说”。
不错．三十多年前的非常岁爿，大家都是“心里平

悦嘴里不敢说”的!可三十多年后的吕明时代．我最想
司一问张先生的是：当您的文章，碧他人造成人格上的
轻侮、伤害、不尊重的时候．您的心里会作何感想呢?

且看这一段描述：“于会泳是山东人．和江青同争。

此人虽说是音乐家却缺少音乐采的凤度和气质，一张
大黑胜上长满疙疙瘩瘩．豫个拉板车的，人们背后喊他
于太席子。这个彳大廓子眼里不仅没有僚老三，连张老

大也未诗放在心上，他直通江青。”
瞧瞧这些称呼人的用语吧：“张老大”、“糠老三”、

”于大麻子”⋯

这究竟是在称呼当时的政府官品呢?还是在称呼

黑社会里的成员呢?除此之外，文章中还以“头头”、“军
师”、“狗头军师”、“哼哈二将”之粪明显带有嘲弄、讥
讽、甚至谩骂色彩的言词来称述张春桥、李丽芳、待景

贤、绳树珊等又革中的政府官曼——用这样的口气说
话写支章，台适不台适呢?当年胡适曾告诚文人们“吾

辈不当乱骂^，乱骂^宴在无益干亭”。我们对世事议
论风生，其目的只能限于廓请观念L的是拈对错，恐怕
不应该对当事者构成^棒上的诋訾吧?

张先生的文章说，“张春桥是‘四人帮’的核心人

物、狗头军师，”这“狗头军师”的林呼当然币是您的创

造，郭津若的《球调歌头》里便有：“大快^心事／揪出
四人帮／政治流氓文痞／狗头军师张”的诗句。问题在

于郭律若的大作写于三十年前，您张士敏的文章写于
三f年后，文革期间那种气势汹汹、口诛笔伐、随意叫
骂的支风，是千是也应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结束呢?如果

只是继承了郭津若的“狗共军师”倒也罢了，您还稚呼
张春桥为“张老大”，这又是从何说起t从哪个角度、哪

个排行，张春桥能算得L“老大”呢?如果张春桥看到这
样的定性，他会不会觉得很冤枉呢’
张先生的文章还说．于会泳“是音乐家却缺少音乐

家的风度和气质’-这见仁见智的问题，你说的也许
对吧，但特意强调人家“一张大黑脸上长满疙疙瘩蓐”

——这是哈意思呢’还说人家“像个拉板车的”——这
“拉板车的”又怎么啦?巷的文章里，高喊“于大麻于”的
地方一共有六七处，难道不可以椅这六七木“干大麻

于”梗成六七个“于会泳”的名字来说事淆吗?
历史，无非就是一些事件的组台体。无论是谁．一

生所做的事情，不可能都是尽善的，也不可能都是尽错
的。悔不当初的痛苦^^皆有，但岁月不能剧退重新来

一次!评~仑往事，拽们应该用一种真诚的态度就事说
事，议是论非，绝不应该对当事人进行人格上的侵凌!

侮辱『生的言坷，在伤害了对方的同时，也伤害7自已，
伤害了^灭环境。如果这十世界上的人开口言语都带

剌的话，这个地球上还能叫人居住吗?
张先生的文章还随，1967年4月，上海的大街小
巷贴满了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和大字报，您骑自行车

上班时只不过停下来稍微看了一‘会儿，就被人写成“内
参”密告上去说，“停下剧本创作，上街看大字报”．“对

无产阶级司令部思想动摇”。遭此精忌，您深沉地喟叹：
“这多卑鄙、多可怕啊!"——可今天您这种称呼人的模
式一旦蔚然成风，是不是更可怕呢?诚如张先生所言

“于会泳服毒自茅”了，如果健在．看到怠一口一个“于
大麻子”的喊他；如果张春桥梦醒，听到您一IG一卜“张

老大”的叫他；真不知道要僦何感想?有鉴于自己在又
革中所做的那些事情，只怕他们看了您曲文章之后，也

司三十年前的张士敏一样，真真是“心里不悦嘴里不敢
说”嘞『!曾有报道，一位德国士官接了社交顾问的酒后
谩骂，认为骂得无理，立即上告申诉部门，结果迫使这

名施罗德鲁理的顾问辞了取。此事关乎维权意识、人椿
尊严和政治又明，可见在一一^法制的国度里，保证每一

个国民不受署、不受侮辱是一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_凡权。
当年，张士敏先生对“心里不随嘴里币敢说”可是

深恶痛绝的，难道争玉不乐意此等情形早日寿终正寝
。目? (葛栋玉)

  万方数据


